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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住城中城？

发生大火的城中城大楼，坐落在昔日高雄最繁华的临港地区，曾吸引无数追逐“高雄梦”的外地青年来到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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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凌晨近三点，住在高雄盐埕区城中城大楼 8 楼之 18 的蔡秀子，刚喝了些酒，在床上正要恍

惚入睡。

突然间，她听见一个急迫的声音从楼上传来，某个操台北腔口音的男子，正用台语大叫“火烧喔，紧走

喔”，一连喊了三次。

蔡秀子赶紧起身，穿上轻便的外衣，打开套房的房门。走廊上空无一人，没看见火、没有烟，也没有火警

警铃声，但她还是半信半疑地走向走廊尽头的电梯。虽然大楼里有两部电梯，但只剩下这部仍在运作；蔡

秀子抬头一看，发现电梯刚好正要下来，于是赶紧按了下楼按钮。

电梯门一打开，里头是住在 9 楼的毛国运——她认识他，他们在楼下喝酒聊天时，他偶尔也会加入，大家

都叫他“国仔”。国仔一脸惊慌地和他说，“紧咧、紧咧，紧入来。火烧啊。”

到了一楼，电梯门刚开，簌地一片漆黑。停电了。 


刚步出电梯，蔡秀子就闻到浓烈的烧焦味。她心想，她在城中城住了十多年，熟门熟路的，闭着眼睛都能

走出大楼，于是她和国仔开始沿着墙走，终于从大有街上的出口离开大楼。绕到府北路一看，蔡秀子吓傻

了：停在骑楼里的数十多辆摩托车已经烧了起来。

再过一会，摩托车附近又传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响。蔡秀子吓得哭了出来。就在此时，消防车的声音开始从

远方传来。



2021年10月14日，城中城大火的生还者蔡秀子。摄：陈焯煇/端传媒

劫后余生：“喝杯酒，压压惊” 


同一天凌晨两点半，住在城中城大楼对面的钟莉花（化名），在睡梦中因为一阵剧痛而醒来——罹患类风

湿性关节炎的她，膝盖状况最近愈来愈恶化，半夜经常痛得睡不着觉。

睡在她一旁的同居人听到了钟莉花的呻吟声，也醒了过来。他决定起身打开电灯，帮钟莉花泡一碗从药局

买来的成药，也帮自己泡一壶茶。

钟莉花是云林人，十多年前和来自屏东的丈夫结婚，婚后在屏东的花卉农场工作、栽种一种叫“天堂鸟”的

花，但过没几年，她就和丈夫离婚了。一年多前，钟莉花在高雄认识了现在的同居人，一起搬进这间屋龄

已经四十多年的套房，月租四千五，她靠着在卖夜市卖首饰、皮包的收入，两个人拼揍分摊，还算负担得

起。

钟莉花刚喝下药，他们养的狗“维士比”突然激动地在套房里四处乱窜，不断对窗外狂吠。钟莉花的同居人

于是向窗边探头过去，一掀开窗帘，对街的城中城大楼底部便传出了一阵爆炸声，冒出熊熊火光。



居住在城中城对面公寓的钟莉花与同居人。摄：陈焯煇/端传媒

钟莉花连忙拿起手机打 119。 


眼看火势愈烧愈大，热气也开始越过街道，传到了钟莉花住的大楼来，于是她和同居人决定下楼，一方面

关心火场状况，一方面有个万一，逃命也容易一些。她不是唯一一个这么想的人；刚到楼下，骑楼旁已经

站了不少被消防车吵醒的大楼住户。

火势快速从一楼向上延烧，也横向波及到了城中城一楼的一间二手电气行，堆在路边的电冰箱、洗衣机也

跟着烧了起来。大家愈来愈焦急：城中城楼上有不少住户，但自从消防队抵达之后，还没看见任何一个城

中城的居民从里头逃出。

消防员最后在天色微亮时，逐渐控制住了火势，钟莉花和同居人稍微放下了心，于是回到自己的公寓套

房。钟莉花最近已经不在夜市摆摊，改在工地里做粗工，虽然工资被人力派遣公司抽成之后，实领只能拿

到一千台币，但至少有做就有钱，再怎么样也比卖皮包稳定。但一整晚没睡，膝盖又还在隐隐作痛，她决

定今天休息一天，上了床倒头睡去。



2021年10月15日高雄城中城大楼。摄：陈焯煇/端传媒

10 月 14 日傍晚 7 点，城中城对街的骑楼边上，几个男女围着蔡秀子坐在矮凳上；一旁的马路上，工作人

员正忙着来回穿梭、架起鹰架，准备拆除大楼的帷幕玻璃，外墙上还留着被火舌熏黑的痕迹。

“我们秀子姐的命是捡回来的。”阿得一边拉开啤酒罐的拉环，一边如此说道。“我一知道她逃出来，马上就

带了几瓶啤酒来给她压压惊。大姐就是爱喝而已。”

阿得和蔡秀子认识不到五年，最初是在附近一起喝酒、聊天认识的，有时也会在城中城楼下聚会。“我进去

过一次城中城，坐过一次电梯就吓到软腿了，那个电梯，感觉总有一天会从楼上摔下来，真的很旧。会住

这边的，就是比较没钱、弱势的人啦⋯⋯这里就是三不管地带，以前很风光，后来没落了。”

阿得之前就觉得，这栋大楼的环境确实很不安全，也听说占用一楼空间的人有在吸毒，出事只是早晚问

题，只是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大火。根据初步的火场鉴识，起火点可能就是位于一楼茶具行后方的隔

间，而事发之前，一位长期借用该房间的男子，才和一位女子在里头喝酒聊天，并点燃檀香驱蚊，但可能

因为檀香未熄灭完全，才导致大火发生。

蔡秀子之所以会住进城中城，还是因为钱的问题。 


十五年前，蔡秀子急需用钱，于是便把高雄市区的房子卖了；为了找个地方栖身，又想省钱，最后她住进

了城中城。“我住的套房一个月房租两千（台币，约合 555 港币、460 人民币）而已，加管理费五百，便

宜嘛。”

以前身体还行的时候，蔡秀子会在工地做临时工、铲混凝土，一天现领一千台币，但五年前她退休了，现

在每天都在爱河边的公园喝酒聊天。

蔡秀子说，他的丈夫、儿女都在台北；儿子看到新闻之后，有打电话来问，但没有南下来看她，“台北有疫

情嘛——但他很孝顺，会帮我买单。我两个孙也很帅。”蔡秀子还说，她之所以一个人住在高雄，是因为

“在这里生活习惯了，一个人也自在。”

蔡秀子逃过一劫之后，一整天都没有阖眼。她在里面的好些朋友、邻居，后来都没有逃出来。“如果晚一分



钟出来，我就死了。”话没有讲完，蔡秀子又哽咽了。

然而，许多住户没有像蔡秀子这么幸运。这场城中城大火最终导致 46 人死亡、41 人受伤，是台湾战后史

上死亡人数第二多的单一建筑物火灾，仅次于 1995 年的台中“卫尔康西餐厅”大火。

2021年10月15日高雄城中城大楼，市民在大楼放下鲜花悼念。摄：陈焯煇/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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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城中城：产权复杂破碎、位于都市衰退区域 


时间回到今年九月，接到一通来自业主的电话时，在高雄一间房屋仲介公司任职的薛彦宏（化名），其实

原本是想婉拒这个物件的——那是一间位于城中城 8 楼的小套房，“大概 8 坪大（约 26 平方米、280

呎），屋主开价 60 万，总价不高，所以就算成交了，也没什么效益。”

但最让薛彦宏头痛的是，业主居然从来没去过这间位于城中城的套房，自己也不清楚屋况，甚至连套房的

钥匙都没有。

薛彦宏一问才知道，原来这间套房，竟然是现任屋主莫名其妙继承而来的。“她是在丈夫过世了好几年之

后，才突然收到政府通知，要她去办理这间套房的继承，于是她才知道丈夫生前居然有这一笔房产。”

后来薛彦宏只好硬着头皮，带着业主的委托授权书前去城中城找“自救会总干事”，又请了锁匠来帮忙开

锁，才终于进到那间已经废弃多年的套房。“我第一次进去，觉得那里很像电影里面，香港早期的那种旧大

楼，而且因为没人住，感觉阴气很重⋯⋯住户大部分都是六十到八十岁的老人，有坐轮椅的、走路不方便

的。”

城中城从7到11层，每层楼都有大约 40 户；至于 6 楼的空间，今日虽然已经闲置，但过去繁盛时，地下



1 楼曾有歌厅和溜冰场，1 至 4 楼是百货商场，5、6 楼还有电影院。若从台湾的都市法规和“土地使用分

区”来看，城中城所在的位置属于“商四”用地，也就是典型的“住商混合大楼”，除了商业使用之外，确实也

可以作为住宅使用。

在薛彦宏看来，业主委托他销售的这间套房，就是城中城一直难以改建、空间难以获得妥善利用的一个缩

影。





2021年10月15日高雄城中城大楼，一个烧焦了的公车站牌。摄：陈焯煇/端传媒

首先，城中城的产权格外复杂、也特别破碎，而城中城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有些权状在归户时，只有归到

房子、没有归到土地，换句话说，这间套房仅在“地上物”的部份有清楚的产权保障，土地产权方面的纪录

却付之阙如。但，这也不是典型的“地上权”案例（台湾有些房子清楚界定屋主仅有房屋所有权、没有土地

所有权，价格亦相对便宜），他只能猜测，是四十年前权状登记时造成的疏漏——他接到的这个物件，产

权就是“只有屋子，没有土地”。

此外，四十年前的许多业主，今日也都已离开了人世，如果没有处理好继承事宜，就会像他的物件一样，

“有些屋主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屋主”，甚至还有多位后代一起共同继承的状况。

“我还看过一个套房，居然是十几个人共同继承。以业界来说，我今天如果要都更，为了一个 8 坪（约25

平方米）的套房，要去找十几个人协商，实在太麻烦了，所以就不太会去处理。”薛彦宏对端传媒说道。

另一位当天在第一时间便赶赴现场救火、但不愿具名的消防员对端传媒指出，这场火确实并不好救，因为

“火载量太大”——也就是火场里易燃的东西太多，导致火烧不完，而城中城里私人空间堆放的杂物，就是

“火载量”的其中，也侧面反映了城中城产权复杂、管理困难的情形。

这栋居住了超过120户的大楼，甚至没有像台湾其他的公寓大厦一样，依照《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选出“管

理委员会”，导致政府即便试图治理，都如同掉入了神秘的“三不管”地带：

根据高雄市消防局记录显示，消防局在2019年至2021年间，曾经到城中城进行过4次消防安检，但都在1-

2楼就遇到阻碍，无法进入。高雄市政府甚至向媒体展示当初的照片，画面中，通往楼上的通道，被住户以

铁门与铁锁封死，无法进入。

虽然根据台湾《消防法》规定，若规避、妨碍、拒绝消防检查、复查，是可以按次罚锾与强制检查，而消

防局也确实对此发出了“限期改善”的通告与公文，但因为大楼连管委会都没有，连想罚都找不到对象可

罚。

想要聚集这里的居民，做到选举管委会、让政府进门执行基本的消防安检工作，都如此艰难，更何况要取

得所有权人的同意，进行都市更新，根本如同不可能的任务。

然而，即便没办法进行大刀阔斧的总体拆除、都市更新，大楼依然可以进行局部的空间修复。城中城内部

的空间为何会闲置毁坏至此呢？



对高雄房地产非常熟悉的薛彦宏认为，宏观的原因，主要还是和高雄商圈转移、旧称“盐埕埔”的盐埕区由

盛转衰有关。

说来讽刺，像城中城这样住商混合大楼，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其实就是因为盐埕埔曾经就是高雄最繁荣

的闹区，也是外地人进入高雄的门户，而这个繁荣的故事，得从高雄港的诞生说起。

日本殖民台湾之后，将打狗港（打狗为高雄的旧地名）视为在台湾南部筑港的优先选址，于 1908 年之后

陆续经历了三次筑港工程 并在港口边使用筑港疏浚而得的泥沙 填埋了哈玛星和盐埕埔两个街区



陆续经历了三次筑港工程，并在港口边使用筑港疏浚而得的泥沙，填埋了哈玛星和盐埕埔两个街区。

同样是在 1908 年，当时刚全线通车纵贯线铁路，将终点站延伸到了港口边；直到 1941 年“新高雄驿”营

运之前，从外地搭火车前来高雄的旅客，都会在盐埕埔的车站下车。

历经几次“都市改正”（亦即都市计划）之后，原本以盐田地景为主的盐埕埔，便因为同时拥有海港和铁路

的“双门户”特性，而逐渐发展成商业繁荣的市街，并成为外地移民聚集的落脚处，直到二战结束之后，该

区位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今日盐埕仍有不少澎湖籍移民后裔，就是这么来的。

然而盐埕区终究盛极转衰，人口在 1967 年达到巅峰之后，便开始开始一路减少，背后的主要原因，则和

爱河以东的住宅区、商业区发展有关；再到 1980 年代，盐埕区的颓势逐渐成为定局，而 1989 年盐埕地

下街的大火，以及 1992 年高雄市政府大楼的迁移，就是这波颓势的最后几个关键标志。

2021年10月16日高雄城中城大楼，死者家属在场拜祭。摄：陈焯煇/端传媒

薛彦宏观察，自 1970 年代开始，城市的发展重心逐渐从盐埕转移到了南高雄，近期又转移到北高雄，因

此像舞厅、电影院、大型商场这样的经营业态，在盐埕区已经不会具有任何吸引力，开了就是赔钱。



“再加上城中城 6 楼以下的空间，原本是设计成商场、戏院、舞厅的，如果我今天要承租利用，这个空间不

一定会适合我，这时候势必就要花一大笔钱改造，对业者来说不划算”。

然而令不少人意外的是，城中城的这个物件刊登之后，其实收到过不少人的询问。“对投资客来说，这个套

房的总价非常低，买了之后不管是要收租、还是要重新装潢转卖，都是相对成本小、效益大——不过我目

前遇到有意愿的买方，大部分都是想买来直接收租的。”

据薛彦宏的理解，有些建商之前也在城中城收购过一些套房，虽然数量不多，但也看得出都市更新的势头

已经蠢蠢欲动。

不过薛彦宏认为，如果没有公权力的介入，单凭市场机制，城中城要都更也并不容易。“这里一坪的市价，

就是 2 到 5 万（台币），建商今天要用 1 万跟你换，屋主当然不会觉得划算，因为他拿着这笔钱到外面

买房子，连头期款都付不起。”

针对这个问题，铭传大学建筑系教授王价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指出，产权复杂、缺乏市场诱因，确实都是

城中城难以改建、都更的重要因素，而这类案例，在桃园中坜、台中市区也都能看见，而且一般都座落在

火车站附近，反映的就是商圈重心移转、屋龄老化的衍生问题。

然而，王价巨也提醒，都市更新之后，周边租金也会跟着提高，势必便会排挤到底层的人，“但他们终究不

会消失，只能去找到下一个负担得起的地方⋯⋯那如果我们因为都市更新，而让底层市民无力负担居住空

间，那么政府应不应该出手介入，介入的程度为何？”

此外，王价巨认为台湾市场运作的规则很明确，就是按照现有的法规走，然而台湾的立法速度缓慢，现有

的法令，又通常无法应付极端的案例——而且这种极端，指的不只是市场中的低阶物件，也包括豪宅这样

的高阶房产，而这种现象反映出的，就是法规的落后、以及房屋市场的两极化。

循此，王价巨认为，这个问题并不只是都市规划、消防层面的问题而已，应该拉到更高的层次、被当作一

个社会问题和价值观的问题看待，而其中的关键问题就是：居住到底是不是我们的基本权利？

“在我们的宪法里，居住其实不是我们的基本权，所以我们只能透过市场机制，来决定自己买不买得到房

子。”但王价巨也提醒，台湾的住宅市场，并非建立在真正的“供需理论”之上，因为在真正的供需理论里，

供需双方的立基点必须是平等的，但“我们的政府对建商比较友善，给建商的贷款比例，通常会比给购屋民

众的贷款比例还要高，而这也反映了我们的政府，其实更怕建商倒闭，供需双方的立基点根本不对等”。

王价巨指出，再放宽点谈，城中城反映出的，其实就是台湾整体的居住正义问题，这些都是国安问题——

“有些人会说，这样是不是把一个火灾问题，一下子拉得太高，可是如果你仔细想，高房价让人们买不起



房，间接造成少子化，而社会迈入高龄化之后，老年人又无法找到安身之所，只能被逼到自己负担得起的

地方，空间又小、品质又不好，当然就不会有钱去顾及到消防安全的问题，这些问题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

啊。”

“老实讲我其实不太乐观⋯⋯我们现在只能期待，二十年后这件事情可以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变成一个被讨论

的议题，就像以前的『无壳蜗牛运动』一样，可以透过社会运动的模式，让政治人物开始认真思考这个议

题。”

2021年10月15日，高雄城中城大楼。摄：陈焯煇/端传媒

“我是教跳舞的”：移民们逐渐老去的新故乡 


今年 60 岁的林洁英和钟莉花一样，也住在城中城对面的大楼里。 


但林洁英显然认为自己跟其他住户不同——她的那间套房是自己买的，不像其他住户都是租的。“这栋大楼

还很新的时候我就买了，我一开始买在 11 楼，房子 115 万，装潢就花了 150 万！30 年前我还教跳舞，

一个月收入 30 万，很有钱的。那房子买了之后，我根本就没来住过，是给学生住的，反正我钱根本用不



完。”

城中城火警发生时，林洁英是被消防车的警笛声惊醒的。她原本以为是她住的大楼失火，于是赶紧下楼查

看状况，几乎整个晚上都在关心救火状况，在楼下看累了，就上楼喝点酒。

和大楼里的其他住户相比，林洁英的气质似乎真的有些不同。“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妈妈级的就会知道。我

是跳芭蕾舞的，我三十年前有个好大的剧团，叫『风之舞团』，以前我每年都会在高雄的中正堂表演，一

张门票两千块，都客满的，你去查就知道。”

或许是因为她逢人必讲，大楼里的住户都叫她“教跳舞的”。 


林洁英口中那间 11 楼的套房，后来被银行拍卖掉了。“以前我有钱嘛，大家都知道跟我借钱不用还的。后

来有个朋友说要跟银行借 200 万，要我帮忙『作保』，我想说，我一个月赚 300 万嘛，200 万算什么。

结果到了银行，行员要我签文件，上面又没写金额，后来我才知道我保了六千万！”

林洁英说，后来朋友倒了这笔债、逃去美国，害得她直到今日都仍未还清，只要名下有财产，就会被银行

收走，只好用儿子的名字，在这栋大楼里买下 5 楼一个 8 坪大的小套房，和儿子一起住。

为了教跳舞，林洁英说她当年忙到没有时间结婚，这个儿子，是 30 年前高雄市社会局“要她收养的”。“他

们跟我说，林洁英，你现在这么有名、这么有钱，有个妈妈有个小孩四岁、要给人家，后来我就给了他妈

二十万，把小孩收养进来。”

现在的她，和儿子一起住在八坪大的套房里，家计全靠在梦时代购物中心美食街工作的儿子维持，月薪两

万多。两张床局促地挤在各种家当之中，唯一整齐摆放的，是挂在一旁的许多套舞服，还有几张学生家长

和她合照的照片。



2021年10月15日，居住在城中城对面公寓的林洁英。摄：陈焯煇/端传媒

林洁英和人讲话时，不时会脱口而出几句广东话，她说她的妈妈是香港人，“以前他们住在香港那个什么山

啊？看得到香港夜景那个。”

“太平山？” 
 “啊，对啦，就是太平山。” 


爱跳舞的林洁英，说她不只跳芭蕾，国标、民族舞什么都会，城中城大楼里三十年前那座舞厅，她也去过

不少次，“里面有舞厅、溜冰场，有国宫戏院，还有一个好大的百货公司，好风光的。”

然而自从城中城没落、店家撤走，加上 1999 年第一次发生火灾之后，她已经很久没有踏进城中城一步

了。

“我没有朋友在那边，我觉得里面的人很没有水准⋯⋯以前是有钱人才住盐埕埔的，现在有钱人都出国了，

只有穷人留下来。你知道吗，我听别人说，高雄就是地底的那条地龙死掉了，才会变这么穷。”

这种商圈没落、街景萧条的印象，曾于 1997 年至 2002 年间，在城中城一楼店面经营汽车美容的林恩

慧，也有深刻印象：他们刚开店时，租金还要 15,000 台币，后来却不升反降、愈来愈便宜，等到他们结

束营业时，月租已经只剩 8,000。

林恩慧记得，1997 年他和丈夫来开店时，城中城沿街的店面，就已经只剩下他们的店面是有在营业的；

大楼外墙，当时也只剩下证券公司的招牌、以及国宫戏院的名字仍高高挂着，但里头早已闲置多时。

不过汽车美容的生意，起初还不算太差，“戏院的老板那时候还住在楼上，都会来我们这边洗车”，而且有

八成的客人都来自盐埕以外的地方；1999 年城中城第一次火灾时，他们因为太忙，甚至都没注意到火灾

的灾情。



2021年10月15日，城中城大火罹难者家属许世铭。摄：陈焯煇/端传媒

另一位罹难者家属许世铭，就住在林洁英的隔壁几个单位，但他比任何人都关心城中城的大火——因为他

的弟弟许世昆就住在那里。

他和弟弟年轻的时候，从台中过来高雄投靠亲戚，当年高雄景气正好，港口、工厂工作机会都多。十多年

前，他们听说盐埕区便宜，于是便从火车站附近的房子搬了过来。

许世铭因为有了家庭，所以不方便和弟弟同住，但兄弟俩感情好，他弟弟为了更靠近徐世铭住的地方，于

是搬到了城中城大楼一楼的隔间套房，平时则在城中城一楼仅存的一家茶具店工作。

大火发生的前一天，许世铭的弟弟刚好休假，傍晚许世铭照例去了一趟他的住处，和他吃饭聊天，晚上七

点半就离开了。“凌晨三点我被消防车吵醒，打了通电话过去，没有人接，就知道凶多吉少了。”

隔天一早，高雄市政府在大楼旁成立了指挥中心，说会帮许世铭追查，于是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半，终于

接到消防局的电话，“他们说找到一具焦尸，要我今天去殡仪馆验 DNA。”

已经将近两天没有睡觉、没有进食的他，从殡仪馆回到了事发现场。自从台湾疫情爆发之后，许世铭已经

失业 快半年 他现在最担心的 是自己付不出弟弟的后事费用 认识他的邻居围在他的身旁 边递给



失业了快半年；他现在最担心的，是自己付不出弟弟的后事费用。认识他的邻居围在他的身旁，一边递给

他一罐啤酒，一边安慰他，政府一定会帮他处理好所有事情的。

许世铭拉开啤酒罐的拉环，开始坐在骑楼下接受接受电视记者的轮番采访，采访过程不时会被社会局社工

的来电打断。勉强地回答几个问题过后，他低头喝了几口啤酒，突然涨红了脸，无声地哭了起来。

2021年10月15日高雄城中城大楼，死者家属在大楼附近拜祭。摄：陈焯煇/端传媒

一场大火之后：搬？不搬？能搬去哪里？ 


钟莉花一觉醒来，已经接近中午。她听说消防员从城中城大楼里抬了一些尸体出来，赶紧下楼查看。 


府北路上封锁线外，已经围着许多媒体记者和摄影机。她想起，她住的大楼有两百多户，共用的逃生梯晚

上好像也会上锁，万一也发生火灾，肯定也一样危险。于是她赶紧拉了几个记者过来，看能不能请市议员

也关心一下她住的大楼。

听记者有兴趣，钟莉花大方地说要让记者看看她住的套房。走进电梯里，钟莉花用感应磁扣启动电梯；电

梯门一旁 还有管委会跟厂商签约 装设的大型荧幕 在播放多媒体广告 虽然老旧 但这栋大楼毕竟有



梯门一旁，还有管委会跟厂商签约、装设的大型荧幕，在播放多媒体广告。虽然老旧，但这栋大楼毕竟有

立案登记的管委会、有管理员，和城中城不同。

钟莉花抱怨，她的同居人也是残障人士、眼睛不好，如果发生火警，根本很难逃得出去。虽然已经不卖首

饰、皮包了，但她的房间里，依然堆了很多之前批来的货品。

“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想要不要搬走，因为这边太窄，房间里的东西不管再怎么搬，都还是一样窄。”钟莉

花又指了指墙上已经坏掉的柜子，抱怨房东对屋况不闻不问，坏的东西也不会修，“冷气之前冷媒没了，我

们还自己花钱请人来灌。”

但他们找不到适合的房子——要像这里这么便宜，又有独立的卫浴设备，还要离市区近、找得到工作机

会，“这种房子要去哪里找？”

不过城中城大火之后，她看着窗外刚烧毁的大楼，心里更想搬了。 


（实习记者吴冠伶对本文亦有贡献） 


2021年10月15日，高雄城中城大楼，市民放下的鲜花。摄：陈焯煇/端传媒




